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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經
朋
友
介
紹
，
到
了
位
於
石
硤
尾
的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參
加
一
個
名
為
﹁
面
對
面
人
物

繪
描
﹂
的
活
動
，
有
很
好
的
體
驗
。

所
謂
﹁
面
對
面
﹂，
其
實
就
是
寫
生
。
大
會
請
了

一
男
一
女
專
業
模
特
兒
，
男
的
是
輪
廓
鮮
明
的
南

亞
裔
人
士
，
他
本
人
也
是
藝
術
家
；
而
女
的
是
本
地

人
，
有
㠥
線
條
優
美
的
五
官
。
在
兩
個
小
時
的
寫
生
過

程
中
，
模
特
兒
每
三
至
五
分
鐘
便
轉
換
一
個
姿
勢
，
而

兩
人
合
作
擺
出
的
造
型
獨
特
、
難
度
高
、
充
分
表
現
出

人
體
美
的
姿
勢
。
在
寒
冷
天
氣
下
，
兩
人
的
耐
力
實
在

令
人
感
激
。

這
是
個
免
費
活
動
，
前
來
畫
畫
的
三
十
多
人
，
各
自

以
自
己
喜
歡
的
工
具
來
發
揮
，
炭
筆
、
粉
筆
、
鋼
筆
、

水
彩
等
等
，
表
達
方
式
也
不
一
而
足
。

在
這
麼
緊
湊
的
時
間
作
畫
，
是
個
大
考
驗
，
可
訓
練

我
們
觀
察
、
欣
賞
大
輪
廓
、
留
意
線
條
、
取
捨
、
比

例
、
人
體
結
構
及
速
寫
的
能
力
。
這
體
驗
很
新
鮮
，
很

好
，
讓
自
己
更
了
解
個
人
技
術
的
優
劣
，
可
以
進
步
很

快
。

參
加
者
中
有
不
少
外
籍
人
士
，
有
些
還
是
繪
畫
教
師
。
我
對
面

有
位
朋
友
在
一
卷
不
汲
水
的
包
裝
紙
上
以
水
彩
顏
料
來
畫
，
一
幅

又
一
幅
簡
單
線
條
及
色
彩
的
構
圖
，
從
桌
面
上
緩
緩
伸
延
到
地

上
，
這
情
況
本
身
就
很
美
；
有
位
女
士
的
鋼
筆
畫
特
別
好
，
一
小

幅
一
小
幅
的
，
每
一

幅
都
有
獨
自
的
畫

味
。
兩
個
小
時
快
過

去
，
大
家
拿
㠥
一
疊

疊
作
品
，
互
相
交

流
，
無
論
以
甚
麼
方

式
表
達
，
是
否
滿

意
，
都
感
到
同
樣
滿

足
。這

方
式
的
速
寫
是

從
外
國
傳
入
，
不
拘

泥
於
小
節
，
但
求
捉

緊
當
下
的
美
感
，
對

待
人
生
，
不
也
應
該

以
這
態
度
嗎
？
很
有

啟
發
！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面對面繪畫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去
年
敲
定
主
編
兩
個
叢
書
，
一
是
︽
金
庸
學

研
究
叢
書
︾
，
二
是
︽
中
華
非
物
質
文
化
叢

書
︾，
此
刻
都
已
有
新
書
面
世
。
﹁
金
庸
學
﹂
當

然
是
我
一
人
說
了
算
、
全
盤
負
責
；
﹁
非
物
質

文
化
﹂
則
與
陳
劍
聰
先
生
兩
家
作
主
。
不
過
我

們
約
稿
審
稿
亦
有
分
工
，
涉
及
語
言
文
字
、
文
學
歷

史
的
文
史
類
由
我
負
責
；
技
擊
、
術
數
、
養
生
、
鍛

煉
的
藝
術
類
由
陳
先
生
負
責
。
金
庸
小
說
毫
無
疑
問

是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學
登
峰
造
極
之
作
，
前
幾
年
查

良
鏞
先
生
發
表
了
新
三
版
，
這
個
可
以
肯
定
是
最
後

定
稿
，
﹁
金
庸
學
﹂
這
個
領
域
要
重
新
開
始
。
﹁
金

庸
學
﹂
亦
是
﹁
中
華
非
物
質
文
化
﹂
之
中
文
學
類
的

一
支
，
不
過
意
義
重
大
，
可
以
獨
立
開
來
另
起
爐

灶
。文

史
研
究
主
要
是
腦
袋
的
功
夫
、
眼
睛
的
功
夫
、

讀
書
的
功
夫
；
藝
術
則
是
腦
袋
與
肢
體
並
用
而
偏
重

肢
體
，
視
覺
以
外
，
聽
覺
嗅
覺
味
覺
觸
覺
亦
可
能
大

派
用
場
，
當
中
許
多
本
事
可
意
會
不
可
言
傳
，
甚
或

非
筆
墨
所
能
形
容
。
這
個
分
類
即
是
前
人
所
講
﹁
才
﹂

與
﹁
藝
﹂。
舊
社
會
重
才
輕
藝
，
藝
人
社
會
地
位
低
。

現
在
社
會
資
訊
發
達
，
除
了
文
字
和
繪
圖
之
外
，
聲

音
、
影
像
都
能
保
留
，
藝
人
社
會
地
位
已
凌
駕
讀
書

人
。
藝
人
當
中
，
又
以
演
員
和
唱
家
最
吃
香
。

談
到
﹁
文
化
﹂
兩
字
，
大
多
數
人
理
解
為
讀
書
識
字
，
所
以

上
學
唸
書
年
期
短
、
學
歷
不
高
的
朋
友
都
常
會
自
嫌
文
化
水
平

低
、
甚
或
無
文
化
。
此
時
此
地
有
免
費
義
務
教
育
︵
本
地
慣
稱

強
迫
教
育
︶，
香
港
基
本
上
沒
有
不
識
字
的
年
輕
人
。
文
化
其
實

不
限
於
文
字
，
日
常
生
活
都
是
文
化
。
曾
有
家
庭
主
婦
自
謙
是

﹁
煮
飯
婆
﹂
一
名
，
﹁
無
文
化
﹂。
非
也
，
非
也
！
衣
、
食
、

住
、
行
，
都
是
文
化
。
識
字
不
多
的
傳
統
中
國
媽
媽
，
只
要
入

廚
數
十
年
，
都
是
飲
食
文
化
的
專
家
，
不
宜
妄
自
菲
薄
。
因
此

我
們
這
個
︽
中
華
非
物
質
文
化
叢
書
︾
可
謂
廣
開
門
戶
，
飲
食

文
化
、
服
飾
文
化
等
等
，
只
要
有
傳
世
價
值
，
都
可
在
我
們
約

稿
之
列
。
我
們
在
叢
書
總
序
引
用
清
末
名
臣
張
之
洞
︽
勸
刻
書

說
︾
所
講
的
：
﹁
且
刻
書
者
，
傳
先
哲
之
精
蘊
，
啟
後
學
之
困

蒙
，
亦
利
濟
之
先
務
，
積
善
之
雅
談
也
。
﹂
傳
先
啟
後
，
利
濟

積
善
，
即
是
此
意
。

剛
刊
行
兩
種
書
都
算
舊
作
，
一
是
我
的
︽
潘
註
千
字
文
︾︵
初

版
題
為
︽
千
字
文
註
解
︾︶，
屬
文
學
類
的
經
典
系
列
。
︽
千
字

文
︾
是
所
有
中
國
讀
書
人
都
應
一
讀
的
入
門
教
科
書
，
自
信
我

這
個
註
本
是
近
百
年
來
最
適
合
啟
蒙
教
學
之
用
。
另
一
是
石
見

田
老
弟
的
︽
解
．
救
．
正
讀
︾，
屬
語
言
類
的
粵
方
言
系
列
，
先

前
有
網
絡
版
，
雖
然
同
名
，
但
是
今
次
的
實
體
書
已
經
全
面
修

訂
補
充
，
長
達
十
多
萬
字
。
此
作
一
出
，
困
擾
香
港
市
民
三
十

年
的
﹁
正
音
﹂
爭
議
當
可
徹
底
平
息
。
常
言
道
：
﹁
學
無
前

後
，
達
者
為
師
。
﹂
在
漢
語
方
音
學
的
領
域
，
潘
某
人
應
當
視

石
老
弟
如
師
。
只
是
年
齡
有
大
距
離
，
一
個
六
十
後
、
一
個
八

十
後
，
分
別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世
代
。
老
人
家
喊
小
朋
友
作
﹁
老

師
﹂，
恐
惹
矯
情
之
譏
，
倒
不
如
﹁
書
面
稱
老
弟
，
相
會
喚
洋

名
﹂。

千字文與解救正讀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早
三
五
十
年
，
幾
乎
全
個
東
南
亞
人

都
單
純
親
切
，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港
片
征
服
亞
洲
，
同
時
香
港
的
電
影
雜

誌
也
征
服
了
亞
洲
。
那
時
流
行
的
電
影

雜
誌
有
邵
氏
的
︽
香
港
影
畫
︾、
嘉
禾

的
︽
嘉
禾
電
影
︾，
有
商
營
的
卅
二
開
小
本
裝

的
︽
新
電
影
︾、
︽
新
影
畫
︾，
有
︽
四
海
週

報
︾、
︽
銀
色
世
界
︾
等
等
，
賣
到
全
東
南
亞

都
流
通
。
那
時
筆
者
正
是
初
做
海
員
期
，
船

隻
一
抵
星
馬
泰
我
們
船
員
上
岸
第
一
件
事
，

便
是
撲
去
唐
人
街
大
買
即
期
或
過
氣
電
影
雜

誌
，
作
為
寶
貴
的
精
神
食
糧
。

看
的
最
重
要
消
息
，
當
然
是
伶
星
﹁
煲
水

花
邊
﹂，
其
次
便
是
尾
頁
的
各
國
城
鄉
讀
者
徵

求
筆
友
之
通
訊
錄
，
按
相
及
按
址
選
友
，
正

正
經
經
地
空
中
相
交
，
多
數
會
有
回
信
，
阿
杜
曾
由
此

在
星
馬
結
交
過
好
幾
個
筆
友
，
甚
至
寫
詩
寫
短
篇
小
說

互
相
交
流
，
對
個
人
成
長
期
之
中
文
修
養
頗
有
幫
助
。

阿
杜
還
在
東
南
亞
筆
友
間
自
組
成
一
個
林
鳳
筆
友
會
，

書
信
、
聖
誕
卡
、
明
信
片
等
郵
寄
交
往
，
頗
不
寂
寞
。

現
在
，
這
些
文
字
友
情
已
消
失
廿
多
年
。
人
們
也
再

不
單
純
啦
，
電
視
蓬
勃
電
影
書
也
漸
漸
滅
跡
了
，
如
今

還
有
人
交
筆
友
的
麼
？
︵
咁
老
土
？
︶

當
年
之
書
報
攤
、
香
煙
檔
與
商
店
等
賣
明
星
相
也
是

一
門
大
生
意
，
有
少
年
男
女
以
搜
集
明
星
照
為
樂
，
如

今
也
湮
沒
多
時
，
今
日
之
明
星
多
的
如
天
上
繁
星
，
作

為
一
個
演
員
歌
手
要
在
群
眾
中
建
構
成
一
個
偶
像
已
十

分
不
易
。
阿
杜
小
女
杜
如
風
近
年
﹁
入
行
﹂，
拍
旅
遊
特

輯
出
了
名
，
居
然
有
不
少
﹁
影
迷
﹂
去
信
電
視
台
向
她

討
相
片
，
她
怨
十
分
之
煩
，
咱
勸
她
不
要
覺
煩
，
這
些

才
是
你
的
衣
食
父
母
，
應
盡
量
多
多
溝
通
才
是
，
這
些

﹁
影
迷
﹂
和
你
往
還
通
通
出
自
真
心
，
毫
無
私
利
可
言
，

在
今
時
今
日
十
分
珍
貴
，
應
該
對
他
們
客
氣
、
感
激
和

尊
重
才
對
。

單純可貴
阿　杜

杜亦
有道

反
性
傾
向
歧
視
立
法
諮
詢
問
題
鬧
得
熱

烘
烘
，
姚
煒
和
趙
式
芝
母
女
相
擁
場
面
，

的
確
感
人
；
何
韻
詩
公
開
出
櫃
，
勇
氣
可

嘉
。
但
是
，
同
性
戀
者
的
最
大
障
礙
，
不

一
定
和
立
法
諮
詢
有
關
，
而
是
他
︵
她
︶

們
能
否
真
正
克
服
自
己
，
對
社
會
上
的
各
色
各

樣
眼
光
，
處
之
泰
然
。

中
學
時
，
在
澳
門
一
所
天
主
教
女
子
寄
宿
學

校
讀
書
，
宿
舍
就
在
南
灣
澳
督
府
旁
邊
。
幾
十

個
女
孩
共
居
一
屋
，
很
容
易
發
現
到
，
有
些
女

孩
天
生
嬌
滴
滴
，
需
要
強
者
呵
護
；
有
些
女
孩

確
實
﹁
不
愛
紅
妝
愛
武
裝
﹂，
天
生
男
性
化
。

宿
舍
裡
的
粗
重
工
作
，
如
修
補
書
桌
；
或
摸

黑
溜
出
街
買
咖
哩
牛
腩
麵
宵
夜
，
大
都
由
那
些

﹁
男
仔
頭
﹂
的
女
孩
自
動
請
纓
承
擔
。
宿
舍
環
境

擠
迫
，
很
自
然
會
察
覺
到
，
有
一
雙
一
對
的
女

孩
特
別
投
緣
，
形
影
不
離
，
同
襟
共
枕
，
或
爭

風
吃
醋
。

事
隔
幾
十
載
，
當
年
有
些
﹁
男
仔
頭
﹂
女
孩
至
今
依
然

未
婚
。
老
同
學
飲
茶
聚
會
，
大
家
都
心
知
肚
明
，
不
好

問
。上

帝
造
人
，
雖
分
男
女
，
但
經
過
多
年
來
的
寄
宿
生

活
，
不
得
不
相
信
，
許
多
事
情
並
非
如
上
帝
所
願
。
生
錯

女
兒
身
，
身
心
不
協
調
，
非
她
們
所
願
；
傳
統
社
會
不
肯

接
受
同
性
戀
，
她
們
的
痛
苦
無
可
避
免
。
就
算
立
法
保
障

同
性
戀
，
但
因
違
反
自
然
，
世
人
依
舊
會
用
異
樣
目
光
看

待
她
們
。
所
以
，
最
大
的
敵
人
是
她
們
自
己
；
要
克
服
心

底
裡
的
陰
影
，
凡
事
坦
蕩
蕩
，
諮
詢
立
法
與
否
，
我
行
我

素
。認

識
藝
術
界
一
名
男
同
性
戀
者
，
他
唇
紅
齒
白
，
媚
眼

生
波
，
比
女
人
更
嬌
柔
。
他
大
方
公
開
性
傾
向
，
從
來
不

矯
揉
造
作
，
和
他
說
話
，
用
不
㠥
小
心
翼
翼
，
恐
怕
傷
害

他
弱
小
心
靈
。

因
為
他
的
坦
蕩
蕩
，
我
們
便
無
所
顧
忌
，
互
相
取
笑
。

有
一
次
他
從
同
性
戀
之
都
倫
敦
回
港
，
描
述
在
查
寧
十
字

火
車
站
︵
最
多
同
性
戀
者
出
沒
地
方
︶
男
廁
內
，
遭
同
道

中
人
摸
屁
股
的
經
過
。
最
近
他
又
去
倫
敦
，
沒
有
艷
遇

了
。
我
取
笑
他
人
老
珠
黃
；
他
奚
落
我
色
衰
，
賊
佬
碰
上

也
掉
頭
走
。
他
活
得
開
心
，
朋
友
相
處
暢
快
。

同性戀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華
人
最
講
﹁
意
頭
﹂。
尤

其
是
在
新
春
年
頭
家
居
布

置
、
飲
食
、
饋
贈
送
禮
以
及

吉
祥
語
等
等
都
大
有
乾
坤
學

問
。
還
有
不
到
二
十
天
便
到

農
曆
蛇
年
了
。
十
二
生
肖
中
，
龍

去
蛇
來
。
蛇
予
人
印
象
是

﹁
靈
﹂，
敏
感
識
走
位
，
正
合
當
下

風
雲
變
幻
的
政
經
形
勢
。

每
屆
歲
晚
，
皆
蒙
政
協
常
委
余

國
春
厚
愛
，
饋
贈
生
肖
陶
瓷
精

品
。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
送
來
的
是

廣
東
省
陶
瓷
藝
術
大
師
何
毅
青
所

製
的
︽
癸
巳
靈
蛇
︾
乙
件
。
田
園

陶
藝
之
星
何
毅
青
是
佛
山
石
灣

人
。
石
灣
陶
藝
工
夫
考
究
，
何
毅

青
更
是
大
膽
創
新
，
作
品
情
趣
生
動
。
據
介

紹
，
作
品
以
蛇
盤
成
一
個
﹁
6
﹂
字
形
，
穩

居
盤
石
之
上
。
中
國
人
對
﹁
6
﹂
字
情
有
獨

愛
，
有
﹁
六
六
大
順
﹂
之
好
意
頭
，
寓
意
萬

事
如
意
吉
祥
，
大
作
有
竹
子
冬
青
夏
翠
，
涵

義
平
安
富
足
，
靈
蛇
形
態
嬌
俏
，
昂
起
高
貴

的
頭
，
朝
氣
勃
勃
，
蒸
蒸
日
上
。
余
國
春
、

余
鵬
春
是
愛
國
愛
港
儒
商
，
余
氏
家
族
的
裕

華
國
貨
有
限
公
司
在
港
歷
史
悠
久
，
經
營
手

法
不
斷
推
陳
出
新
。
近
年
經
常
與
台
灣
以
及

內
地
多
個
省
、
市
舉
行
文
化
商
品
交
流
展

覽
。
裕
華
國
貨
已
成
為
交
流
展
覽
平
台
。
歲

晚
辦
年
貨
，
﹁
裕
華
﹂
不
失
為
好
去
處
。
很

喜
歡
到
﹁
裕
華
﹂
買
﹁
沙
田
柚
﹂，
所
賣
的
是

來
自
梅
縣
正
宗
的
金
柚
，
清
香
甜
美
水
分

多
。
余
氏
是
梅
縣
松
口
人
，
松
口
山
歌
最
著

名
。
國
春
是
印
尼
華
僑
，
料
只
會
賺
錢
不
會

唱
山
歌
罷
！
︵
一
笑
︶

賀
年
食
品
我
最
喜
歡
吃
蘿
蔔
糕
。
上
周
應

邀
出
席
飲
食
巨
子
百
樂
門
集
團
董
事
長
李
國

雄
的
五
喜
臨
門
喜
宴
。
一
個
下
午
他
的
集
團

分
別
在
深
水
㝸
福
華
街
、
沙
田
火
炭
、
觀
塘

新
張
四
間
店
，
街
坊
親
友
都
大
讚
有
膽
識
有

魄
力
。
蛇
年
是
盲
年
，
李
國
雄
稱
還
將
在
九

龍
灣
、
廣
州
和
加
拿
大
再
展
拳
腳
。
當
日
四

間
新
店
開
張
吉
日
正
好
是
李
國
雄
壽
辰
，
五

喜
臨
門
，
喜
氣
洋
溢
。
是
日
也
，
富
臨
、
陶

源
、
稻
香
等
集
團
老
闆
也
來
道
賀
哩
。
李
國

雄
盛
意
拳
拳
送
我
﹁
年
糕
券
﹂
和
﹁
蘿
蔔
糕

券
﹂。
年
糕
甜
，
怕
肥
不
敢
吃
多
，
但
﹁
年
糕
﹂

一
定
要
吃
，
﹁
年
年
高
升
﹂
誰
不
想
呀
！

年 貨
思　旋

思旋
天地

作
為
一
名
經
濟
獨
立
的
成
年
人
，
看
帳
單
從

來
都
是
一
件
痛
苦
的
事
，
不
過
，
如
果
看
的
是

別
人
的
帳
單
，
那
就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了
。
前
不

久
，
內
地
最
大
的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支
付
寶
就

給
了
大
家
一
個
看
各
種
帳
單
的
機
會—

—

不
僅

看
自
己
的
，
更
能
看
全
國
人
民
的
。

鑒
於
紙
媒
的
讀
者
們
可
能
還
真
有
一
些
涉
網
不

深
，
所
以
在
此
先
給
沒
網
購
過
的
看
官
們
普
及
一
下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和
支
付
寶
，
所
謂
﹁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
即
相
當
於
網
購
時
的
﹁
保
人
﹂，
它
不
從
屬
於

買
家
或
賣
家
，
而
是
獨
立
存
在
的
第
三
方
。
買
家
購

物
時
先
把
錢
打
到
﹁
保
人
﹂
處
，
收
到
貨
後
若
覺
得

滿
意
，
再
﹁
通
知
﹂
保
人
把
貨
款
打
給
賣
家
，
而
一

旦
買
賣
雙
方
出
現
糾
紛
，
貨
款
便
會
在
保
人
處
暫
時

凍
結
，
誰
也
拿
不
走
，
直
到
雙
方
協
商
解
決
完
問

題
，
從
而
大
大
提
高
了
網
絡
交
易
的
安
全
系
數
。
作

為
淘
寶
網
的
關
聯
公
司
，
支
付
寶
是
目
前
內
地
最
大

的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
註
冊
用
戶
高
達
七
點
五
億
。

而
隨
㠥
用
戶
日
益
增
多
，
支
付
寶
也
由
最
初
單
純
的

淘
寶
網
支
付
擔
保
向
更
多
元
化
的
功
能
發
展
，
如
今

已
包
括
支
付
水
電
煤
氣
費
、
繳
還
信
用
卡
數
、
電
話

費
充
值
、
現
金
轉
帳
甚
至
醫
院
掛
號
、
愛
心
捐
贈
等

一
系
列
功
能
。

從
二
○
一
一
年
開
始
，
支
付
寶
會
在
年
底
的
時
候

給
每
位
用
戶
發
送
一
份
電
子
對
帳
單
，
列
明
該
用
戶

全
年
經
過
支
付
寶
實
現
的
經
濟
活
動
情
況
，
說
白
點

兒
，
您
一
年
花
了
多
少
錢
。
而
經
過
二
○
一
一
年
的

小
試
牛
刀
，
支
付
寶
二
○
一
二
年
提
供
的
年
度
對
帳
單
做
得
更

加
精
細
有
趣
，
不
僅
每
筆
支
出
和
收
入
都
清
清
楚
楚
，
甚
至
還

會
進
一
步
分
析
您
的
購
物
習
慣
，
比
如
在
哪
家
店
舖
花
錢
最

多
、
最
喜
歡
買
哪
類
商
品
、
最
喜
歡
幾
點
鐘
支
付
、
用
戶
的
購

物
態
度
是
什
麼
樣
的⋯

⋯

儼
然
一
份
簡
易
的
消
費
心
理
報
告
。

猶
記
得
二
○
一
一
年
第
一
份
年
度
帳
單
發
送
時
，
不
少
網
民

都
驚
訝
於
自
己
﹁
怎
麼
不
知
不
覺
間
花
了
這
麼
多
錢
？
﹂
而
紛

紛
立
志
﹁
新
的
一
年
定
要
痛
改
前
非
！
﹂
如
今
，
二
○
一
二
年

的
對
帳
單
轉
眼
間
也
到
了
，
不
少
網
民
已
早
早
地
在
網
上
號
召

大
家
一
起
﹁
晒
帳
單
﹂，
看
看
﹁
前
非
﹂
改
得
怎
麼
樣
。

據
說
，
帳
單
尚
未
出
台
時
，
已
有
人
把
年
度
網
購
花
費
劃
分

了
幾
檔
，
包
括
：
五
百
元
以
下
為
﹁
勤
儉
持
家
型
﹂
；
五
百
元

至
五
千
元
為
﹁
普
通
青
年
型
﹂
；
五
千
元
至
二
萬
元
為
﹁
鋪
張

浪
費
型
﹂
；
二
萬
元
以
上
為
﹁
應
該
剁
手
型
﹂。
而
當
拿
到
帳
單

後
，
不
少
網
友
洩
氣
地
表
示
，
發
現
自
己
已
經
屬
於
﹁
手
不
夠

剁
型
﹂⋯

⋯

於
是
，
意
料
之
中
的
，
一
年
前
的
驚
呼
和
哀
嚎
再
次
上
演
，

而
痛
改
的
﹁
前
非
﹂
仍
舊
是
﹁
錢
飛
﹂。

誰
讓
現
在
購
物
只
需
輕
輕
一
按
？！

︵
上
︶︵
未
完
待
續
︶

當花錢只需輕輕一按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臘八當日，冒雪拜訪一位甫自國外返回的書畫
家W君，他正在書房揮毫，見我進來笑道：「久
未動筆了，手癢癢的，筆力不行嘍！」我說：
「還不錯嘛，蒼勁依舊啊！」但見他畫的是一幅紅
梅，又提筆抄錄王安石的《紅梅》詩：「牆角數
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說來也巧，翌日應邀去鄭州植物園觀看一個攝影
展，但見湖畔幾十叢臘梅枝條上金黃色花朵在冬
日陽光下綻放，微風拂來散發一股宜人的幽香，
引得遊客一片讚歎聲，眾人爭相趨前拍照留念。
當晚回家，心中盡是臘梅和梅花的影像，不由

聯想到淵源深厚的中國梅文化。
史料記載，早在三千年前我們祖先就開始植梅

了，賞梅、詠梅、品梅也漸漸風行於世，以至陸
續出現許許多多關於梅花的美文佳作。最早的詠
梅詩多以「梅花落」形式出現。晉代清商曲辭
《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春歌》中云：「杜鵑竹裡
鳴，梅花落滿道。燕女游春月，羅裳曳芳草」，
「梅花已落盡，柳花隨風散。歎我當春年，無人相
要喚」，寫出了梅花盛開時的喜悅和敗落時的哀
歎，抒發春光易失的無奈。
南北朝時有一篇《金陵志》記有如下一段傳奇

故事：「宋武帝女壽陽公主日臥於含章殿簷下，
梅花落於額上，成五幅花，拂之不去，號梅花
妝，宮人皆效之。」從此梅花又得名「五幅花」，
成為美化生活、傳遞祝福的吉祥圖案。此故事以
後多次被寫進詠梅詩中，還出現了以它為背景的
樂曲《正月梅花》。而姜育恆為電視劇《梅花三弄》
演唱的主題歌《梅花三弄》更是當代樂壇的一樁
美談。
以梅寄託相思和友情，是古人一種高雅的習

俗。「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
聊贈一枝春」，這是南北朝時陸凱所寫《贈范曄》

的詩。陸凱與范曄是摯友，他從江南寄梅花和詩
給遠在長安的范曄，詩意清新淳樸，表達了作者
濃濃的思念之情。還有司馬光的《梅花》「驛使何
時發，憑君寄一枝」，張舜民的《梅花》「亂土無
人逢驛使，江城有笛任君吹」，于謙的《和梅花百
詠》「馬上相逢情不盡，一枝誰寄隴頭春」等等，
情深意濃，讀來令人扼腕。
光陰荏苒，梅花也成為後人懷念逝者、感歎人

生的「信物」。李清照在《孤雁兒》中寫道：「一
枝折得，人間天上，沒有堪寄」，將對亡夫的相思
寫得令人傷感落淚。還有無名氏的「更胡笛羌入
管，塞曲爭吹。陌上行人暫聽，香風動、都入愁
眉。音書杳，天涯望斷，折寄擬憑誰」，親人生死
未卜，一枝紅梅寄誰？何等強烈的哀傷與思戀
啊！
說起梅花就不能不提北宋文人林逋了。林逋自

幼父母雙亡，勤奮好學，淡泊名利，40歲時到杭
州城外的孤山隱居，結廬為舍。他酷愛梅花，房
前屋後植梅數百株，還養了一群鶴。他在梅下品
茶、花間飲酒，細察梅花品性、歌詠梅花風骨，
靠梅花換回柴米油鹽解決溫飽生計。林逋隱居20
載終身未娶，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所寫詩作大
都寫隱居生活的閒適心情，其梅花詩更是超凡脫
俗、淡雅高遠，「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
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等
名句千古傳誦。
大文豪蘇東坡也對梅花情有獨鍾。蘇軾的詠梅

詩多達50餘首，梅花在東坡筆下被賦予特殊內
涵，成為詩人品格的象徵。他在《松風亭下，梅
花盛開》詩中云：「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
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延雨愁黃昏。」
這是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後所作，他借
梅花傾訴了因宦海沉浮引發的世事莫測和自身的

心路歷程；一日蘇軾途經麻城，見空谷間叢生的
梅花，一下激活了他的神經中樞，一句「昨夜東
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脫口而出，數月鬱
積在胸的激憤宣洩得淋漓盡致，讀來感人至深。
曹雪芹也是梅花的鐵桿粉絲，他在《紅樓夢》

中寫盡了詠梅、賞梅、贈梅、用梅、食梅、夢梅
的方方面面，堪稱梅花的「大觀園」了。書中詠
唱梅花的多了，如：「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
裙舞落梅」、「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
魂」、「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擱筆費平章」、
「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淡淡梅
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三春事業付東
風，明月梅花一夢」、「閒中詩草如春筍，夢裡梅
花滿故園」⋯⋯
有「小李白」之稱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愛梅

花，寫過大量的梅花詩。著名的有《湖上尋梅》、
《梅花絕句》、《正月十五出遊》、《晚步湖堤歸偶
作》等等，其「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
香」堪稱詠梅名句。78歲高齡時
他還寫過一組六首詠梅詩，其中
「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
中。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
一放翁」令人叫絕，凸顯詩人對
雪中臘梅愛慕之深。由於世事與
身世的艱難，其不少作品顯得低
沉哀怨，其《夢遊沈氏園亭》、
《釵頭鳳》和《卜算子．詠梅》等
便是例證。
1961年12月，毛澤東有感於陸

游的《卜算子．詠梅》，寫下著名
的《卜算子．詠梅》一詞。毛詞
與陸詞大相逕庭——陸游詞云：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

黃昏獨自愁，更㠥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
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毛澤東
詞曰：「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
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從藝術性看，兩人都是詞壇大家，寫得都精妙

絕倫，內涵與格調卻迥然不同了。詩言志，陸放
翁20歲與心儀之人唐琬喜結良緣，後卻被其母強
行拆散，唐琬的早逝導致其飽經喪亂的一生更加
傷痛，該詞寫了梅花的孤芳自賞引來群花的嫉
妒，有一種哀怨、頹唐、隱逸之氣，詞中「驛外
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㠥
風和雨」正是他自己心境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寫此詞時正值中國三年自然災害和反帝

反修的艱困時刻，面對「高天滾滾寒流急」的情
勢，他以傲雪綻放的梅花激勵自己和國人，要像
梅花一樣勇敢地迎接挑戰、展示自己獨特的魅
力，該詞寫出了梅花的端莊清麗與堅貞不屈，彰
顯了新時代革命家的操守與風骨，一個「俏」字
用得極妙，飽含積極進取、永不屈服和勇於奉獻
的「正能量」。今天重讀毛氏《卜算子．詠梅》，
聯想當前國內外紛雜多變的情勢，不無現實意義
呢！

源遠流長「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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